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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模型时代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功能运行与实现路径 

蒋贵友，夏威夷，郑重谊* 

（湖南农业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推动高等教育从传统治理、数字治理向生成式治理演变。这一治理是由大模型、大

算力与大算据驱动衍生的全新范式，可通过人机协同、人机互动与场景训练达成前瞻决策、动态响应、调节反馈

与协同决策的生成涌现功能，为高校战略规划、教学管理与学科调整提供科学决策支持。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起

始于知识涌现机制，经由自组织进化与价值对齐过程而不断趋于完善，但亦面临价值约束不足、基础支撑薄弱、

协同进化梗阻与场景转化困难等实践困境。面向未来，高等教育需从“伦理—环境—能力—评价”四个维度构

建“人在领路”的治理共同体，推动全域数据融通、整合多元优势与创生多场景治理策略，从而彰显人机协同治

理决策的生成主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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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tive govern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era of big models:  

Functional oper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JIANG Guiyou, XIA Weiyi, ZHENG Zhongyi* 

(College of Education,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driving the evol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traditional governance and 

digital governance to generative governance. This governance model is a new paradigm driven by large models, high 

computing power, and massive data. It can generate and emerge in the form of forward-looking decision-making, 

dynamic response, regulatory feedback, and collaborative decision-making through human-computer collaboration,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scenario training, providing scientific decision support for university strategic planning,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discipline adjustment. Generative govern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begins with knowledge 

emergence mechanisms and is constantly improving through self-organized evolution and value alignment processes. 

However, it also face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value constraints, weak basic support, obstacles to 

co-evolution, and difficulties in scenario transformation. Looking to the future, higher education needs to build a 

human-led governance community from four dimensions: ethics, environment, competence, and evaluation. This will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across the entire domain, consolidate diverse advantages, and create multi-scenario 

governance strategies,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 generative value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decision-making. 

Keywords: generative governance; generative big models;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knowledge emergence 

 

以DeepSeek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成

为大学教学创新与治理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推动高

等教育走进人机融合、智慧协作与价值共创的生成

式时代[1]。2025年8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入实

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意味着人工智能业

已从技术赋能工具跃升为国家战略议题，成为改造

高等教育治理逻辑与治理能力的新型制度性基础

设施。当前，我国推出的“人工智能+高等教育”

应用场景等政策行动，推动高等教育从传统治理、

信息治理、数字治理迈向生成式治理，深刻变革高

等教育治理体系，从而强化高等教育领域的信息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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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识别、风险态势研判与动态调整处置等能力[2]。

倘若高等教育系统变为“超智能场域”，如何把握

生成式大模型与高等教育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发

掘前者嵌入后者并提升治理能力、优化治理结构与

重塑治理生态的运行机理与实现路径，已成为生成

式人工智能时代高等教育治理领域不容忽视的关

键命题。 

一、高等教育治理的历史演进及其生成

式转型 

作为“人工智能+”的应用场景，高等教育治

理随着技术迭代而不断变革。纵观整个演变过程，

它历经了从科层控制的传统治理到开放协同的数

字治理的范式变迁，且正处于迈向生成式治理的过

渡阶段。如若从技术变革的视角重审高等教育治理

的演进历程与内涵实质，可以发现，生成式大模型

促使高等教育向算法驱动、动态适应与精准防治的

智能治理方式转变，并在生成式革命中实现对自我

结构与功能架构的进化。 

（一）从传统治理到数字治理：技术赋能与流

程再造 

高等教育数字治理指涉的是通过数字协作与

数据驱动突破传统高等教育治理的时间向度与空

间层级限制，从而对教育资源流动、师生主体联动

与组织运行优化进行赋能更新。首先，治理范式从

被动响应转为主动干预。长期以来，高等教育依赖

以权力控制为核心的决策治理，对于工业化时期的

大学秩序维护、规模化人才培养具有显著作用[3]，

但这类等级化治理模式难以应对高等教育场域多

元化利益诉求[4]。随着数字技术兴起，高等教育治

理的科学决策、数据共享以及开放协作变为现实，

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稳健连贯

与灵活韧性[5]。其次，治理数据从分散割裂走向共

享聚合。关键教育数据与数字资源常分散于政府或

大学内部不同部门，呈现出治理碎片化局面。面对

如此复杂的挑战，高等教育数字治理既是“针对数

字的治理”亦是“基于数字的治理”，能够打造一

个贯穿于政府、社会、大学等在内的跨主体、跨部

门与跨层级的数据资源密集型网络，为高等教育战

略决策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6]。最后，治理结构从

科层分立转向模块协同。鉴于高等教育议题复杂性

与大学组织架构之间固有的非对称性，自然容易引

发整体性治理与分化性治理、纵向集权与开发合

作、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7]。数

字治理能够突破传统型治理基于常规假设的经验

判断限制[8]，聚焦于高等教育各类动态性与不确定

性挑战，并依托数字化协作平台构建面向不同治理

任务的模块系统，极大提升了大学组织应对各类风

险耦合的协同效率。 

（二）从数字治理到生成式治理：范式进阶与

体系重构 

随着生成式大模型不断迭代，生成式治理作为

高等教育数字治理范式进阶的新形态，本质上完成

了从治理辅助到治理主体的角色功能转换。在治理

范式层面，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转向了算法驱动的

“预测生成范式”，形成了以风险预测与及时响应

为中轴的全新高等教育治理路向[9]。基于云计算、

生成式大模型等前沿智能技术，高等教育治理不仅

通过大规模先验知识预训练实现更加个性化的决

策涌现，更强调对实时学情信息与大学治理动态的

精准分析和个性预测生成，推动大学治理从“后验

证成”迈向“先验决策”。在数据应用层面，受高

等教育数字治理的多层级属性与碎片化趋势影响，

高等教育系统内部不同主体数据资源融通所潜藏

的广泛价值未能被充分挖掘。相较之下，生成式治

理超越了对数据信息的物理整合阶段，聚焦于海量

多模态数据的深度学习与智能分析，从而提取出具

有循证价值的知识资源与教育风险预警方案[10]，逐

步促成一个自动生成、科学预测与智慧响应的高等

教育治理体系。在治理结构层面，高等教育数字治

理虽能促成大学、政府、社会与产业之间的资源共

享，但是模块化与分散化的治理架构不可避免地导

致高等教育治理的数字权责重叠与资源信息冗余。

大模型的嵌入则有助于突破这一限制，构建一个自

我更新、多元共治与有机协同的生成式治理网

络[11]。这不仅可以拓宽高等教育治理的主体范畴，

还能推动高等教育治理的全链条协同，迈向生成式

AI时代高等教育治理的新阶段。 

（三）“主体－数据－结构”：生成式治理的

内涵与要义 

技术迭代更新使高等教育治理经历了从传统

治理、数字治理到生成式治理的范式演变，标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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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作为主体的动态响应与生成预测治理在

高等教育内部变为现实。在这一演化路径下，传统

的经验治理具有滞后性，而借助数据聚合实现的数

字治理则将治理体系系统化，最终在大模型时代构

建起以知识涌现为核心的生成式治理范式（表1）。 

表1  高等教育治理范式的演变与发展 

比较维度 传统治理 数字治理 生成式治理 

治理范式 经验驱动的被动响应范式 数据驱动的主动干预范式 算法驱动的预测生成范式 

数据应用 数据孤岛 数据的物理整合 知识涌现的数据生态 

治理结构 科层分立式结构 协同模块化结构 生成互动式结构 

治理模式 滞后性经验治理 系统化信息治理 预测性生成治理 

 

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不单单是技术层面的治

理创新，更是涉及治理主体、数据与结构等整个治

理理念与体系的根本性变革。在主体维度上，高等

教育生成式治理将人机协同作为治理主体，由技术

应用转向了智能驱动的主动预测范式，从而基于大

算力、大算据与大模型实现对复杂教育场景的分析

预测与敏捷响应[12]。从数据层面来看，高等教育生

成式治理的核心要点在于构建教育公平、教育质

量、学生学情与学科发展在内的海量数据“采集—

整合—涌现”的三阶生态，由此完成“数据—信息

—知识”的创新转化与决策涌现。从结构层面来看，

生成式治理引导高等教育组织体系从传统科层制、

中心化向扁平化、网络化结构转型，构建起横纵互

通、共享联结与生成互动的教育治理新范式[13]。“AI

作为治理主体”已成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趋势，得益于“生成智能”可以将人工智能与人类

智能转化为群体智慧，迈向更具全局化与灵活化的

扁平协作体系，从而实现要素联结、功能互补与优

势融合的治理结构优化。 

整体而言，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是以人机协同

作为治理主体，融合知识图谱、数字孪生等智能技

术，集前瞻预测、策略生成、动态优化以及跨界融

合于一体的治理新范式。其核心理念在于突破传统

治理模式的经验局限，通过数据驱动与预测响应消

解高等教育治理策略的滞后困境，实现高等教育治

理从“单一主导”转向“交互生成”的底层逻辑。 

二、大模型时代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

驱动要素 

算法、算力与算据及其互动成为驱动大模型时

代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新质要素，也构建了这一

治理新形态的核心功能框架。换言之，高等教育生

成式治理与其说是基于大模型的教育治理应用，毋

宁说是一种新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与治理逻辑。这

一治理基于海量数据、模型算法与人机互动，以动

态预测、生成交互与实时响应为核心法则，旨在构

建一个将人机协同作为治理主体且持续优化创新

的高等教育治理生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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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模型时代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驱动要素及其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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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模型算法与生成式治理的人机协同框

架构建 

生成式模型算法不同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常规

策略，其通过生成对抗网络、自回归模型和扩散模

型等机器学习方法的数据建模与训练微调实现多

模态内容生成与通用任务处理能力，成为高等教育

生成式治理的创新动能与核心支撑。纵观整个人工

智能发展史，自图灵测试至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引入AI术语后，人工智能算法始终处于

持续迭代的动态发展进程之中[14]。在生成式变革时

代，AI算法可以构建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人机协

同框架。一方面，它通过自我监督学习对海量数据

进行预训练来习得高等教育问题的通用特征，借助

Transformer架构的自注意力与多头注意力机制增

强对教与学信息序列的理解能力，并能揭示潜藏在

大学治理问题背后的非线性因果关系。譬如，高校

现有的“AI+”课堂教学智能评测算法，能够实时

分析教态、情绪、位移、工具使用等教学行为指标，

从而实现教与学的多模态感知、可视化展示与循证

式改进。另一方面，模型算法还可以通过基于人类

反馈的强化学习（RLHF）完成模型微调，实现大

规模因材施教的专门化应用[15]，确保其在高等教育

动态应用场景中保持稳定性与卓越性。以教师教育

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开发的“大模型数字人”通过

多模态数据智能采集，模拟不同学科背景与课堂问

题的虚拟教学场景，形成了“实践教学—精准画像

—智能诊断—决策优化”治理闭环，有效提升了师

范生实践教学能力与数字化应用水平。综合而言，

这一框架使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协同，并在“人—

机—物”交互中实现教育决策、情境理解与机器执

行的优势和能力整合，从而提升高等教育政策制

定、决策执行与过程优化的治理能力。 

（二）大算力配置与生成式治理的人机互动边

界拓展 

算力是指生成式大模型处理海量数据所需的

计算能力，直接决定了模型算法的效率、规模和实

用性，已成为推动高等教育治理智能化、规模化和

实时化的重要基础。作为大模型预训练第一性原

理，规模化法则（Scaling law）明确阐释了大模型

性能与算力规模、模型参数量以及训练数据量之间

的正向驱动关系。譬如，OpenAI开发的ChatGPT-edu

应用能够轻松访问拥有1.76万亿模型参数的GPT-4

模型，由此具备跨模态处理能力、推理分析能力与

创新适应能力[16]。随着大算力模型与具身智能不断

发展应用，人与智能机器的互动边界得以拓展，并

深刻改变高等教育的治理根基。这一变化可以从三

个方面予以理解，一是超大算力基础使高等教育系

统中的“人—机—物”深度耦合与互动共存，共同

构成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基本要素；二是模型计

算能力使智能体从高等教育治理的附属工具转变

为基础设施，通过自我学习与创新决策影响大学治

理结构和治理方式变革，从而拓展其应对复杂现实

问题的创新适应能力；三是算力提升与模型迭代能

够推动人与机器形成“人机智能”的创新空间，使

高等教育治理从传统规范程序迈向动态开放的生

成式范式。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智能体业已聚合

DeepSeek在内的百余个国产主流模型与三大运营

商异构算力资源，形成了包含教学实训、学科诊断、

产教融合与成果转化在内的诸多人机互动空间和

“人工智能+”治理能力，实现整个治理过程从工具

辅助向系统驱动、从资源供给向生态赋能的体系跃

迁。由此而言，强大算力支持更复杂、更高维的模

型算法运作，并赋予高等教育治理创新适应与迭代

优化能力，使分散在不同时空、场景与领域的教育

数据生成具有全局性与预测性的知识解决方案，从

而超越过往治理的规范控制局限。 

（三）大算据融通与生成式治理的多元教育场

景适用 

算据作为大模型训练和运行的基本要素，既是

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数据底座，亦是大学决策科

学化和精准化的关键依据。其一，大模型算法与大

算力配置能够将海量杂乱的多模态数据转化为可

协作、可追踪与可链接的算据资源库，通过对教学、

科研与社会服务等全域语料感知、萃取以及内部规

律的生成式挖掘，涌现出适应多重情境又富有创新

的高等教育决策方案[17]。当前诸多智能研究平台以

大数据为核心驱动力，突破了人工经验设计与管理

局限，推动科研方案智能设计、高通量筛选优化与

大数据支撑反应机理分析的全流程再造和全链条

监管。其二，生成式技术的持续迭代促使教育智能

体、机器学习等算法工具得以链接全球教育数据信

息，捕捉千万级别以上的教学互动以及模拟传统技

术无法完成的复杂治理场景，从而突破高等教育科

层治理的技术限制与资源壁垒。其三，大算据融通

加速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中“大学—政府—公民社

会—人工智能—产业”五重螺旋主体的共享协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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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并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实现算据积累与拓

展，通过模型优化与思维链推理将“问题分析—决

策创生—教育行动”的线性治理流程转变为多头并

进、动态适应的高等教育决策涌现。正因如此，斯

坦福大学计算政策实验室才能将智能平台与高校

治理场景深度结合，构建了更加扁平化、开放化与

具备自学习能力的知识服务体系，从而实现大学治

理的数据共享与人机协同[18]。由此，大学可以推动

并拓展人工智能在教、学、研、管、服全场景的创

新应用，甚至通过全场景深度融合实现智能资源融

通与智能教育治理生态建构，使这一生成式治理范

式更具适用性与灵活性。 

（四）大模型时代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核心

功能 

生成式治理的本质在于生成涌现，通过海量数

据与可拓展模型架构生成精准预测模型，基于智能

机器模型微调与人机互动涌现出四个方面的独特

功能。一是高等教育前瞻性决策生成功能，凭借先

进模型算法与海量实时算据生成关于教学创新与

科研变革的前瞻性预测。譬如，大学机构可以基于

教育数据信息的深度学习与国际比较预测教育公

平、人才培养质量、学科专业优化调整等高等教育

关键指标的发展趋势，为自身综合改革提供跨域综

合分析。二是高等教育动态性策略生成功能。面对

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目标，它能够基于观测指标持续

跟踪大学组织策略的实时效果，通过自适应学习机

制进行反馈与改进。这一自适应与动态性策略生成

能力能够积极响应政治、经济与文化等领域的突发

事件，结合实时数据与问题导向生成即时响应策略

并对治理过程动态优化。三是高等教育精准化方案

生成功能。高等教育精准施策注重大学治理决策与

具体教育场景相衔接，以发挥精准化与个性化的教

育治理优势。基于全样本数据的生成式治理能构建

更接近于高等教育真实场景的决策环境，更加精准

地实现个体、大学与国家关于高等教育决策推断与

需求反馈的多向匹配。四是高等教育协同性决策生

成功能。生成式大模型嵌入高等教育既能重塑人机

融合的教育决策支持系统，又能够形成大学、政府、

产业、公民社会与人工智能等多元协同决策环

境[19]。这种多方主体联动预测有助于寻求高等教育

治理协同效应的最优策略，并以开放数据接口和可

视化工具予以实时监测，从而提高各个层面对高等

教育决策的接受度。 

三、大模型时代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运

行及其困境 

上述四重功能共同推动生成式治理从概念走

向实践，在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有组织科研等通

用场景中得以普遍应用，且能进一步推动大学内部

场景应用的开发优化。这其实离不开知识涌现等机

制对于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运行的整体支撑，但由

于伦理框架不健全、数据融通困难、智能体适配性

不足以及评价机制缺位导致这一生成式治理实践

面临重重困境。 

（一）大模型时代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运行

机理 

正是由于知识涌现、自组织进化与价值对齐的内

在机制支撑，这一治理范式具有超越高等教育传统治

理与数字治理的生成式力量，维系高等教育系统在生

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循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 

1．知识涌现：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创新逻辑 

涌现是一种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简单到复杂的

转变，是通过微观主体进化完成宏观系统的功能性

质突变，在这一过程中生成新的复杂且难以预测的

模式[20]。知识涌现是在既有知识体系深度学习基础

上，整合并衍生出超越个体和原有知识体系的新知

识集合，涉及解释、理解、应用和创新的整个过程。

身处大模型时代，知识涌现具有不可预测、新奇性

与动态适应等新质特征，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生成式

治理的创新逻辑。一方面，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运

行的核心在于知识的生成式涌现。它通过算法驱动

与数据整合使得整个高等教育治理过程具备了“生

成式思维”，能够推动知识边界重塑与知识跨域交

融，使高等教育决策治理建基于更大的知识圈层与

开放环境[21]。加之大模型自注意力机制等赋能过

程，知识链接与信息匹配亦会更加精准，进而推动

大学教学改革、科研决策与社会服务走向新的广度

与深度。面对学科专业调整任务，生成式大模型能

够综合研判产业变革趋势、技术发展动态与人才供

需规律等跨域信息，精准洞察不同高校学科专业在

新质生产力发展格局中的适配性与潜力值，从而使

专业布局、课程体系与社会需求紧密契合。另一方

面，知识涌现是跨领域、多模态的知识非线性整合

过程，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与动态性。这一特质使得

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能够捕获和储存海量知识信

息，更重要的是能够对知识进行深化、建构乃至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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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以社会事实与政策导向为背景生成具有开放

性、前瞻性的大学治理方案。在此过程中，大学、

产业、政府乃至公民社会能够借助生成式大模型开

展知识跨界探索和治理协作，推动高等教育治理向

循证决策与算法驱动转变。这种将数据与算法融

合、稳定与韧性结合的知识涌现机制，使高等教育

生成式治理具备预测规划与动态响应能力，为大学

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提供更具前瞻性的决策方案。 

2．自组织进化：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迭代

原理 

算法驱动与知识涌现赋予了高等教育治理的

“生成式思维”，也使得大学内部治理决策过程具

备自组织与自适应的进化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具

有数据追踪、信息整合与知识涌现功能，这赋予高

等教育治理系统在生成式技术环境中的自我调整、

更新与发展的自生长功能，从而保持与产生适应外

部环境的新功能的动态更新能力[22]。华中师范大学

创设应用大模型“塔式构建法”，通过“知识链—

行为链—进化链”一体协同实现智慧教育决策的具

身进化与适配生成，形成面向教师与学生发展的全

周期智能服务体系。事实上，这一过程的自生长功

能亦促成了高等教育治理的自组织效应，使高校能

够借助生成式大模型推动治理体系由传统、封闭与

同质转变为开放、协同与智能，实现自上而下治理

与自下而上治理的双向建构。 

自适应是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持续运行的另

一机制，主要通过数据喂养与动态调整过程增强高

等教育治理的迁移学习及适应能力。首先，经过海

量数据训练的大模型具有涌现潜能，为实现高等教

育全局决策与个性治理做好了量的积累。这种从分

散到整体的数据整合使人机协同治理高等教育问

题获得更充足的知识基础与数据资源，使高等教育

生成式治理具备量变引发质变、旧质升维新质的转

化能力。其次，持续不断的数据喂料和算法迭代可

以塑造高等教育治理更高阶的适应和泛化能力，对

课程优化、教学评价与专业质量等实时数据及观测

指标进行动态响应，增强其对大学治理各环节的实

时反馈能力。最后，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通过强化

学习与奖励机制进行自我修正与自我进化，表现出

应对高等教育治理问题的高阶自动性与智慧生成

性，进而实现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动态调整与灵

活应对[23]。整体而言，自组织与自适应机制共同推

动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持续进化，这一过程不单单

是简单的技术赋能，而是涉及智能机器与教育主体

的双向互动与高等教育治理方式的颠覆性变革。 

3．价值对齐：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调节机制 

在常态语境下，高等教育治理实质上仍是一种

传统型治理，主要表现为基于常规假设的标准化判

断、纵向集权的科层治理结构、量化评估以及过度

关注短期效应等特征，且常常处于工具理性与价值

理性的对弈状态，甚至因大学治理的技术化、计量

化和标准化趋势而使工具理性属性日渐昌隆。高等

教育治理的工具理性表现为治理主体追求目标效

率而采取的一系列高效手段或方法，特别是高等教

育数字化转型所推崇的技术理性会进一步加剧大

学治理的工具理性。反观高等教育治理的价值理

性，它虽关注高等教育增进人类福祉、促进社会进

步的公共价值以及对于个体全面发展与公平正义

的价值关怀，但委实难免因数智技术发展而逐渐走

向式微，由此引发高等教育伦理、大学入学平等与

技术偏见等问题。 

那么，人机互动生成的高等教育治理方案如何

确保与公共价值相一致？这涉及高等教育生成式

治理的价值对齐及其调节机制，旨在防范智能机器

参与高等教育治理并进行自主决策时的负面影

响[24]。在生成式治理框架下，高等教育通过人类反

馈的强化学习减少生成内容偏见、设置“宪法性AI”

模式实现高校分类治理的规模化监督以及开发可

解释性模型确保治理决策透明化，既能保持以教育

智能体为代表的智能技术发展自由度，亦可确保其

不会偏离高等教育的公益性目标[25]。通过“人工智

能+高等教育”应用场景案例发现，我国大学已构

建出以价值塑造、数据授权、算法审查与交叉学科

课程建设为整体的伦理规范机制，并秉持以人为中

心的价值观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规模效率与

多元民主之间的关系，能够防止技术滥用所引发的

价值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大模型驱动的高等教育

治理始终遵循生成式逻辑，其价值对齐需要在人机

互动与动态调整中不断演进与完善[26]。当然，人工

智能与高等教育融合的价值对齐本质是一种人机

共生理念，指涉的是持续互动、适应生成与价值共

创的人机协同治理愿景，从而导向一个可持续发展

的高等教育治理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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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模型时代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实践

困境 

当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为大学战略规划、教学

管理与风险防范提供及时有效的决策支持时，同时

也面临价值约束不足、基础支撑薄弱、协同进化困

境与场景转化不足等现实条件制约。 

1．价值约束不足：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伦理

框架尚未健全 

在大模型深度介入高等教育治理的背景下，以

工具理性和效率优先为主导的治理逻辑正遭遇严

峻挑战，但与之相适应的生成式伦理体系尚未真正

建立，使得高等教育治理在技术应用过程中面临明

显的价值失序风险。其一，算法黑箱与技术不透明

加剧了大学治理决策的信任危机。生成式大模型的

生成逻辑与结果形成机制难以为教育管理者所理

解，导致智能决策缺乏可解释性与可追溯性。一旦

模型输出直接嵌入资源分配、教学评价等治理环

节，公开、审慎与可问责的治理行为便可能被“技

术权威”所遮蔽。其二，数据偏差与算法歧视可能

放大高等教育内部不平等。大模型训练所依赖的历

史数据本身携带地区、身份与学科结构偏见，当此

类偏见嵌入治理过程，易在招生、学业预警与资源

调配中强化既有差序格局，造成弱势群体的“再边

缘化”。其三，责任边界模糊使生成式治理面临监

管困境。生成式治理具有自主生成与动态演化特

征，一旦出现错误判断或伦理失范，技术开发者、

平台提供者与学校管理者之间的责任归属尚缺乏

清晰界定[27]，尚未形成匹配的责任链条与风险防控

机制，削弱了治理的合法性与公信力。 

2．基础支撑薄弱：全域数据融通与高教创新

网络尚未形成 

生成式治理的有效运行，本质上依赖于高质

量、多源化、可流动的数据生态以及开放协同的创

新环境。然而，当前高等教育数据基础设施呈现碎

片化、封闭化与低协同性特征[2]，难以为大模型赋

能大学治理提供稳固支撑。首先，高等教育数据资

源长期处于条块分割状态，尚未形成跨部门、跨场

域的全域融通机制。教务、科研、人事等系统标准

不统一、接口不兼容，导致“数据孤岛”现象普遍，

使治理者难以获得全景式认知，也限制了大模型对

复杂问题进行整体研判与动态预测的能力。其次，

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数据的外部连接不足，难以支

撑开放环境下的协同决策。大学数据采集仍局限于

校内结构化信息，对产业需求、政策反馈与社会评

价等外部数据吸纳不足，致使治理决策停留于内部

循环，缺乏对外部变化的前瞻判断。再次，生成式

大模型数据治理能力薄弱制约创新网络生成。其不

仅需要“有数据”，更需要“好数据”与“能关联

的数据”。当前高等教育在数据清洗、语义关联与

知识化转化方面机制不成熟，使大学、政府、产业

与智能系统之间尚未形成稳定高效的生成式创新

网络。 

3．协同进化梗阻：通用模型与教育垂直场景

融合尚需推进 

当前高等教育对大模型的应用整体仍停留在

技术接入而非能力重构阶段，通用大模型与教育垂

直场景的融合存在明显断层，生成式决策能力尚未

真正形成。一方面，通用大模型在高等教育治理中

的适配性仍显不足。通用模型具备较强的语言理

解、知识整合与任务生成能力，能够为高等教育治

理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与辅助支持，但其训练目标主

要面向普遍性任务，缺乏对高等教育专业语境与制

度逻辑的深入理解，在学科评估、培养方案优化与

教育质量诊断等高专业性任务中，存在知识精度不

够、情境贴合不足等问题，难以承担关键决策功能。

另一方面，教育垂直智能体建设滞后，尚未形成与

通用模型协同增效的能力架构。当前多数高校应用

仍以通用问答与文本生成为主，缺少围绕教学管

理、风险预警与资源调配等具体场景开发的专用智

能体，即便部署校本模型也普遍存在数据语料不

足、工具链整合有限等问题，难以实现闭环治理。

更为关键的是，人机协同机制尚未成熟。生成式治

理要求人类治理者与智能系统在目标设定、方案推

演与责任承担中协同共创[28]，但现实中管理者或过

度依赖技术而弱化自身判断，或因缺乏理解而无法

有效调用其潜能，使生成式决策停留于浅层辅助。 

4．场景转化困难：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评价

机制尚不完善 

生成式治理的真正优势，在于能够面向复杂场

景生成多样化、适应性的决策方案，并在动态反馈

中持续优化。然而，当前高等教育在治理场景布局、

策略生成与效果评估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使得大

模型应用难以从局部试验走向系统治理。首先，治

理场景开发零散，缺乏系统性布局。大模型应用多

集中于课程问答、行政咨询等单一功能场景，在智

能助教、助研、助管等体现生成式治理综合价值的



   

   

第 27 卷第 5 期 蒋贵友等 大模型时代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功能运行与实现路径 105  

场景中碎片化探索多、系统化设计少，难以嵌入大

学治理全流程，也难以形成可复制的治理模式[29]。

其次，策略创生能力不足，治理创新仍停留于经验

依赖阶段。面对高等教育学科调整、科研资源优化、

校园风险预警等复杂问题，大模型尚未被充分用于

策略推演与动态模拟，更多是在扮演辅助工具角

色，高等教育治理尚未完成由“数字支持决策”向

“生成创生决策”的内在跃迁。最后，现有评价体

系仍难以适配生成式治理的运行逻辑。长期以来，

高等教育治理传统评价依赖静态指标与结果导向，

对大模型所生成方案的有效性、公平性与可持续性

缺乏全景化评价框架，也缺少基于动态追踪与反馈

迭代的评估方法，削弱了高等教育组织持续优化智

能治理方案的能力。 

四、大模型时代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

实现路径 

当前生成式大模型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大规模

应用，决定了高等教育治理势必需要加快从传统治

理、数字治理向生成式治理转变，以适应大模型时

代治理决策的数智驱动、开放共享与人机共创趋

势。面对这一前景，大模型时代的高等教育需要颠

覆“问题识别—方案设计—执行评估”的传统治理

框架，转向全域性数据融通、通用大模型与垂直智

能体优势组合以及多场景治理策略创生，从“伦理

—环境—能力—评价”四个维度整体推动生成式治

理得以实现。 

（一）锚定“技术向善”目标，完善生成式伦

理体系 

在智能高等教育治理探索中，尽管“人工智能

+高等教育”的治理逻辑与治理能力不断创新，但

仍须将“技术向善”作为高等教育治理实践的伦理

锚点，服务于人类共同利益与社会公共福祉的目标

达成。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信息精准识别、风险态势

研判与动态调整处置等方面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

化与其说形成重要的赋能助力，不如说彻底改变了

高等教育传统线性的治理逻辑。在传统语境下，技

术工具论所秉持的理性效率逻辑与价值中立立场

往往导致高等教育治理内部的算法黑箱、数据公平

等伦理问题层出不穷。那么，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

则要推动智能创新与价值引领的深度融合，秉持

“技术向善”伦理取向并将公平、包容、平等、人

本与可持续的价值理念共置于高等教育治理结构

与运行体系之中，构建涵盖包容性、透明性与责任

性为一体的生成式治理伦理框架[30]。具体而言，包

容性目标要求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在创新迭代基

础上兼顾多元利益诉求，通过技术赋权与公平普惠

机制消除高等教育资源鸿沟与身份区隔；透明性目

标强调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决策过程可解释、可

追溯与可问责，基于算法公开与人机互动规避安全

问题；责任性目标则需建立全周期监管与全链条责

任体系，促使生成式治理防范智能决策的认知偏移

风险。三者之间的互动叠加共同构建了高等教育生

成式治理的“技术向善”伦理坐标体系。不可否认，

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能力若要实现以人为本与技

术向善目标则必须遵循伦理前置、数字正义与多元

共治，确保人的主体地位与核心价值始终贯穿生成

式治理全过程。 

（二）推动全域性数据融通，构建生成式创新

网络 

当前高等教育系统由多元主体、数据信息等异

质元素组成，这使其生成式治理的动态响应与风险

预测变得困难。若要使AI大模型发挥生成式治理的

新功能，则需要以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与数字教育

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营造高等教育治理的数据生

态与生成式创新环境。当前，高等教育治理所涉及

的数据生态具有显著的复杂性与动态性特征，早已

不仅限于教学行为、科研产出、学生发展等结构化

数据，更需要囊括产业需求、技术革新与政策变革

等外部环境数据以及资源配置、质量评估与决策效

果等大学治理过程数据，整体建构“大学本体数据

—外部环境数据—治理过程数据”为一体的多源异

构数据空间。随后，高等教育组织应基于生成式大

模型的预训练技术将异质数据信息规范化与结构

化，并借助知识图谱与深度学习算法建立跨域融通

与动态关联的信息网络，以此揭示高等教育问题域

的复杂因果关系，从而为整个高等教育治理过程提

供全景化数据生态支持。基于全域数据融通，高等

教育应加快将生成式大模型作为治理主体，推动建

立“大学—政府—产业—公民社会—人工智能”五

重螺旋的生成式治理体系，通过复杂数据建模将不

同信息纳入协同决策环境中，为高等教育治理决策

提供全景化事实基座[28]。由大模型、大算力与大算

据驱动的生成式治理能够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主体

集聚与创新联结，可以在海量数据中挖掘生成即时

响应与动态预测的知识创新方案，从而形成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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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生成式治理创新环境。 

（三）融合通用与垂直优势，提升生成式决策

能力 

当人工智能大模型作为生成式治理主体，高等

教育需要推动通用大模型与教育垂直智能体的协

同进化以及建立“通用+垂直”的双重驱动范式，

从而实现“1+1＞2”的协同治理效果。一方面，通

用大模型作为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基础操作系

统，在认知方面具备理解高等教育需求、复杂人类

指令以及多步深度推理等关键能力；在自然交互方

面可以打破人机交互壁垒，使生成式治理决策更容

易被利益相关者所接纳；在机器学习方面内含强大

的知识图谱与深度学习能力，可以为高等教育生成

式治理提供不仅限于教育范畴的决策依据；在复杂

任务处理方面展现出强大的规划、拆解与执行能

力，能够快速胜任高等教育多层次治理任务。不可

否认，通用大模型的“通用性”注定其会面临专业

精度不足与决策解释欠缺等局限，难以承担学科评

估、教学改革等高专业性要求的垂直场景任务。另

一方面，高等教育便需要在通用大模型基础上布局

更加细分的垂直智能体，进一步将通用大模型决策

能力转化为面向高等教育专用的生产力与创新力。

高等教育智能体能够通过多任务微调、领域经验导

入与智能工具集成等渠道获得深度专业化能力，可

以无缝调用专用数据库与链接其他应用接口扩展

行动边界，提升高等教育生成式决策与任务处理能

力[29]。融合通用大模型与垂直智能体优势，既能够

提升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可解释性、可靠性与安

全性，又可以实现专业复杂任务的高效闭环。唯有

积极推进二者的协同进化，才能在这场生成式革命

中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的科学决策、动态响应与预测

生成目标。 

（四）创生多场景应用策略，评估生成式治理

效果 

人工智能大模型将推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迈

向人机共创与生成交互阶段，而若要高效应对未来

不确定性的治理任务，理应积极探索高等教育生成

式治理难题的破解之道。第一，加快高等教育治理

场景创新的系统化布局。高等教育应全面推进智能

助教、智能助研、智能助学、智能助管等典型场景

构建，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教学、科研等治

理场景中的人机互动、具身智能、多模态感知与自

主规划决策等优势，通过治理场景创新及其系统布

局形成生成式治理的样态图谱与发展路径。第二，

引“智”入“治”推动生成式创新决策生成。当前

“人工智能+高等教育”领域需要引入更多智能系统

帮助大学治理预判风险与动态监测，在更多应用场

景中生成具有高度可行性与创新性的治理策略集。

第三，科学评判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策略效果。高

等教育应树立生成式、可持续与全景化的评价理

念，基于因果推断模型等技术对各类场景所生成的

治理方案与决策组织进行全面评估，率先构建覆盖

多元群体、学科专业、课程教学、学院管理的全景

化评价体系与全域评价数字画像，推动自身治理走

向数智驱动、生成互动与循证决策转型，从而实现

对大学组织管理的提效增速[31]。正因如此，高等教

育生成式治理才能在超大规模策略空间中实现治

理决策涌现，提供超越个体经验与有限理性的全局

性、前瞻性决策依据，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实

现调整适应与持续创新。 

五、结语 

正是生成式大模型的螺旋式创新演化，推动高

等教育从静态管控、条块分割、内部协作转向动态

交互、跨界融合以及生态建构，由此展开高等教育

治理的新图景。纵观全球，世界一流大学正在积极

部署生成式大模型推动高等教育治理变革创新战

略，通过算力、算法与算据等新质要素与高等教育

深度融合构建前瞻预测、策略生成、动态优化以及

跨界融合的生成式治理框架，使诸多治理黑箱问题

得以透明化与安全化[25]。这种治理范式基于知识涌

现的决策创生机制以及“治理－反馈－优化”的自

适应动态闭环，从底层逻辑重构传统治理程序与认

知框架，能够根据问题域与环境变化而不断生成和

调整最优的决策方案。可见，生成式治理并不仅限

于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抑或智能技术应用嵌入，而

是涉及对教育治理生态的整体性改造，探索能够推

动大学治理朝着自适应、协同化与前瞻性演进的全

新范式。尽管如此，高等教育生成式治理的本质始

终应该围绕大学对于人的发展及其价值达成予以

系统思考，在智能教学管理、人机协作知识生产以

及与之相关的科研、教学与社会服务等方面，将学

生成长、教师发展等人的主体价值置于大学治理最

为核心的位置，探讨如何通过技术领先、以人为本

与生态赋能的教育生成式治理增进规模效率与多

元民主的双向互促，从而彰显人机协同治理决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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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主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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